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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 ! 月 " 日，从
艺 #$ 余年的著名淮剧
表演艺术家马秀英辞世
的消息传来，作为马秀
英老师的忠实戏迷，我

心中感到阵阵绞痛。
我自幼喜爱淮剧，可以这么说，我

是看着她主演的《白蛇传》《三女
抢板》《探寒窑》《金龙与蜉蝣》等
剧目长大的。马秀英老师在剧中
扮演的小青、王玉环、黄秀兰、王
宝钏、玉娇等个性鲜明的舞台形
象，已深深镌刻在我的心里。

马秀英老师告别仪式 ! 月
#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是日下
午 "时许，我怀着悲痛的心情，
从地铁一号线漕宝路站出来，随
着人流往龙华殡仪馆方向走去。
一路上，许多人都在谈论着马秀
英。在殡仪馆银河厅排队进场的
人群中，我看到一位怀抱婴儿的
年轻母亲也在其中。天这么冷，
冻着婴儿可不得了！我不禁上前
询问。她告诉我，她叫史振云，家
住浦东川沙，也是马秀英老师的
忠实戏迷，怀中的婴儿只有 #个
月大。这天她乘一辆公交车和两列地铁
从川沙辗转赶来，是为了让她的孩子长
大后，永远铭记马奶奶的艺德人品。
史振云还告诉我，在马秀英老师的

热情支持下，她在新浪 %& 中开了个
“淮友乐缘”群，现已发展到一百多人，
成了淮剧迷一展才艺的“网上舞台”。马
秀英老师不顾年老体衰，经常在“淮友
乐缘”演唱节目，让淮剧爱好者感动不

已。得知马秀英去世的消息后，史振云
在“淮友乐缘”中设了纪念网页，供大
家追忆马秀英老师的高风亮节和音容
笑貌。
告别仪式上，我还看到一对年过花

甲的淮剧“老戏迷”，他们失声痛哭，声
声呼唤着马老师。男的叫姜为宣，女的

叫徐银华，是浦东浦兴淮剧沙
龙最早的“夫妻档”会员。告别
仪式结束后，只见他俩轻轻地
把一幅 '()米长、!米宽的白绸
布挽联从门前大厅柱子上拆下
来*整整齐齐叠好、抚平，留作永
久的纪念。挽联上写着：“马秀
英老师，浦东浦兴戏迷永远怀
念您！”

早在 +$$,年，浦东浦兴地
区的淮剧戏迷自发组织了淮剧
沙龙，每逢双休日就聚集在浦
兴文化馆排练演唱淮剧，乐此
不疲。马秀英老师闻讯后，时不
时会赶来为大家义务辅导，与
姜为宣、徐银华等一批戏迷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此次追悼
会，除了马秀英老师的亲朋好
友外，浦东浦兴淮剧沙龙的戏

迷们也唱起了“主角”：他们自费包了
部公交车，早早来到殡仪馆，主动承担
起布置灵堂等活儿，以此来寄托他们的
哀思。

离开殡仪馆时，我忽然想到，作为
一位人民艺术家，马秀英老师死而无憾
了，因为她有着那么多尊崇她、爱戴她
的淮剧戏迷，她一生追求的淮剧艺术也
将代代薪火相传。

巧遇采购员
缪新华

! ! ! ! +$多年前，我到
南京大学参加作家班
考试。那天早上 ' 点
,$分，我乘公共汽车
从县城出发，颠簸了 '

个多小时，汽车中途在一
家路边饭店停下来吃饭，
我买了一瓶矿泉水、两只
面包当午饭，到南京时，
太阳已西斜。

第一次到南京，我对
南京的街道不很熟识。出
了中央门汽车站，也不知
道乘几路车才能到南大
校园，只晓得南京大学就
在鼓楼旁边不远。于是，
我决定步行，就一边走，
一边问路。

才走出大约
一站路的光景，忽
然从右边小巷里，
走出一老一少两
个人，老者 )$ 多
岁，像个干部模样，少者
"$出头。他们来到我的
面前，少者说：“老板，能
不能帮我们点忙？”我一
愣，马上站住了。那少者
指着老者对我说：“我是
河北某县（我没听清楚
是哪个县）百货公司的
采购员，这是我们经理，
我们的货款连同身边的
钱被人偷了，你能不能
借点钱给我打个电话回

去？”说着，那位“经理”
的手就伸了过来，准备
跟我握手。我没敢跟他
握手，“经理”也不介意，
他忙从上衣口袋里拿出
一张名片，对我说：“这
是我的名片，你放心，我
们跟家里联系上了，保
证把钱还你。”我一听是
与钱有关的事，他的名片
我也没接，赶忙说：“哦，
对不起！我不是什么老
板，你也看出我是外地

人，刚下汽车，我
连自己住的地方
都没找到，哪有钱
借你呢？”我说的
理由虽不充分，但

脚步已不再停留，且头也
不回，我是怕人生地不
熟，被人骗。
就在我往前走出大约

一站路的时候，又从小巷
里出来俩人，大约 "$多
岁，边走边向我打招呼：
“哎，同志，等等……”我稍
微放慢了脚步，只见其中
一人掏出一张名片，向我
介绍说：“我们是安徽省某
县（他说的那县我也没记

住）百货公司的采购
员，我们的钱被盗了，
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们打个电话？”我一
听，刚才遇到的是河

北某百货公司的采购员，
现在是安徽的，且都是借
钱打电话，哪有这种巧
事？我想，他们一定是骗
子，看到我土头土脑的，一
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样，觉得我好骗，就忽悠
我来了。我不敢跟他们口罗
嗦，头也不回，只顾往前
走。他们见我不理会，还
扯着嗓门在后面喊：“哎！
别、别走……”

我走了好远之后，
才回过头来，看到他们
没跟上来，我这才放下
心来。后来，我想，他们
肯定是骗子，哪有这种
巧事，还都是采购员。再
走一点路，我在许府路
小学大门前停住，向报
摊卖报纸的大妈问路，
知道南大校园就在前
面，我心情才放松下来。

就在我左顾右盼，数点
街道路牌的时候，又有
两个年轻人要我帮忙，
他们刚说出他们是河北
某百货公司采购员时，
没等他们说完，我就说：
“你们别打电话了，你们
的伙伴就在前面不远，
我刚刚遇到。”他们听我
一说，就“哈哈哈”地笑
着，跑了。

现在想来，那年头，
百货公司让人放心，采购
员吃香，骗子的骗术也不
高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人上当，反正我没有钱，
也就多了个心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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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小时候很喜欢歌
曲《鸽子》：“跟你的帆
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年
轻时曾想嫁个海员。长
大后才知道，做一个海
员并不浪漫，还很寂寞，
并极具风险。

做海员尤其
国际海员，大多
的工作时间都漂
泊在海上，健康
和生命的保障与
陆地不同。我在
医院门诊工作中
曾遇到过一位海
员，四十多岁，患
有高血压病。他
每次出海前或回
上海后，都会到
我医院来“报到”一下，
长达数年。

这个海员眼睛大大
的，嘴巴因为常带笑容
而更加阔大。相熟以后，
他为我描述海上的生
活，那辽阔的无
边际的海洋，与
海洋相接的变
幻的天气，还有
海员生活的枯
燥且平静与凶
险的海浪……我关照他
多预备点药，多注意休
息，每天自己量血压。每
次各项体检指标稳定后
再出海。我知道，海船离
岸后，一般的医疗准备
是应付不了加重的疾病
的。我同事的哥哥是国
际海员，他在某年 !! 月
出海，而次年的 # 月，家
里人接到的是他冰冷无
声的躯体，死因是脑溢
血。如果他在陆地发病
及时抢救，后果会不一
样。海员除了要与风浪
搏斗，还要与凶险的疾
病较量。

有一次，那位海员
朋友看见我胸前的十字
架项链便说：“我们船停
靠在国外，岸上经常有
人送我《圣经》，你要
吗？”我说：“那是传道
人，我有《圣经》，但若
送的版本不同，我可收
藏。”他出海后回来，果

然带了一本印刷精良的
中文版《圣经》送我，我
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
他的回答是憨厚的笑
容。他对妻子和家庭
更加牵挂，每一次临
走他都会说：“我要赶

快 回 家 帮 老 婆
多做点事，平时
家里都靠她。我
要多挣点钱，今
后永远在家陪老
婆孩子。”他真是
一个典型的上海
好男人。

后来几年，
他一直没来过。
我希望他是因为
市政动迁，家搬

远了，来我们医院不方
便了，去其他医院了。可
是，当媒体报道索马里
海盗绑架猖獗；我国的
船员在湄公河惨遭虐
杀；我们的船员被韩国

扣押，大白口罩
下是满脸的瘀
伤 …… 我 便 会
自然而然想起
这位海员兄弟。
在这 +$!+ 年的

新春佳节，我为他祈
祷：愿他平安健康、阖
家幸福！

大 澳 游
张德宝

! ! ! !大澳是香港最西边的一
个离岛。两年前，我曾去过一
趟。这次，我忙里偷闲，又去
领略了一番大澳风光。

进了大澳，就能闻到海
边特有的那种带着腥味和淡淡咸味的海
风。据史载，大澳曾是一个古老的渔村。在
一千多年前的宋代，这里的盐业生产已很
发达。历史上，大澳人利用海边浅滩地势，
筑起护盐围，建造晒盐区。现在，这些盐田
早已荒废，至于原来见长的渔业也日渐式
微，转型成了海产品加工业。如今，虽已时
过境迁，物是人非，但那些盐场的遗址仍依
稀可见。

我进入大澳的集市区，迎面是油漆一新
的红色小桥。横水渡自从架起了这座小桥，
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也给香港带来了精彩。
你从香港国际机场出来，看过雄伟的青马大
桥后，再到大澳看看这座几步就能跨越的小
桥。从这样对比强烈的大桥和小桥间，便能
以另一种视角去感悟香港的多姿多彩，从另
一个角度去审视香港现代化建筑的雄伟。

过得桥，便是大澳的集市。但见狭窄的
石板路两边，最多的是海产品的摊档。咸鱼、
虾羔、茶果、鱼肚，应有尽有。摊档前，游人如
织，在挑货讲价。从这里购物，大多是作手信
之用。手信者，礼物也，游人游大澳后带回去
馈赠亲友的小礼物。

有人说，到大澳，不去看棚屋，就等于没
到过大澳。这话有道理。远远望去，一间接一

间，一排连一排，用木柱、水泥柱矗立在海水
中而建起的棚屋，实在壮观！

棚屋者，是当年渔民建在涌口一带，以
木柱将木屋架在水中，便于泊船和水上人家
居住的房子。因为棚屋多，便形成了大澳特
殊的棚屋景观。现在，这棚屋也与时俱进了。
原来的木屋都包上了银光闪闪的马口铁皮。
为了防锈，有的在铁皮上涂了油漆。包上铁
皮的棚屋，自然密不透风。于是又装了空调。

棚屋下面的柱子，早先是用木柱子，现在也
有改为钢筋水泥柱的了，这样可以增加抗击
风浪的能力。

在大澳方寸之地可以看到各种信仰的
庙宇林立。这些庙宇，有的已有数百年历史。
而且，每座庙宇，都有一番典故。当年的居民
盼望能过上平安的生活，便相继建起了关帝
庙、天后庙、杨侯古庙和洪圣庙等等，以祈求
神灵的庇护。

大澳人十分爱护这些已经有四五百年
历史的名刹古寺。虽有海潮侵蚀，但仍保护
完好。而许多香港游客游大澳，也常常冲着
这些庙宇而来。因为曲径通幽处，往往能启
迪人们几许善信的心灵回响。一些情侣到
此，长堤散步，叩拜祈祷，寻的是海誓山盟的
好地方。

艳阳西斜，海风吹拂。眼前的大澳街心
花园里，三五老人正下棋闲聊，一派恬静憩
怡的景致！眺望远处的海湾，美丽的白鹭鸟
正在蓝天白云和平静的蔚蓝色海面间怡然
飞翔，我不由得感叹：好一幅大澳的白描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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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电视台派我到西
部拍一部反映农村原
生态生活的纪录片。

到青阳村的第三
天早晨，我扛着摄像机
正准备从村公所出发，一个瘦瘦的
小女孩忽然拦住了我：“阿叔！”小女
孩胆子很小，说完就怔怔看着我。我
放下摄像机弯腰一笑，小女孩胆子
大了：“阿叔，你能不能上我家去
拍？”我摇摇头。小女孩急了：“我给
你鸡蛋。”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鸡
蛋伸了过来。望着小女孩清澈的眼
神我有些疑惑，但还是摇头。小女孩
呆了呆，接着哇的一声哭了：“阿叔，求求你去我家拍
吧！我妈妈快不行了。”我心中一紧：“你是要我给你
妈妈拍？”小女孩使劲点点头：“我妈妈一直生病，这
次快不行了。阿叔，求求你。”我拉着小女孩的手心里
酸酸的，看她身上这套大人旧衣服改小的外套，家境
一定很不好，肯定是家里没钱拍照她才来求我。

一到小女孩家，我顿时被屋内的寒酸惊呆了，斑
驳的墙壁上到处都是孔，陈旧的房梁被积年的烟火
熏得摇摇欲坠。小女孩的妈妈半依在床上，额头缠着
毛巾，双眼深陷，瘦骨嶙峋。我怔怔地看着她，悲悯之
心油然而生。
“阿叔可以开始吗？”我匆忙调准镜头对准这对

母女。“我妈妈不能说话了。”小女孩拉着她妈妈的
手，紧了紧被子，“她躺了三年，家里已经没钱治病
了，我爸爸在外地打工，有了钱就送回来带我妈妈去
医院。上个月我爸在工地扎伤了脚，因为舍不得钱治
疗，呜呜———呜———我爸爸那只脚残废了。”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肩头的摄像机
一直在微微发抖。当我擦干眼泪再将镜头对准这对
母女时，小女孩正端着一个缺了口的黑碗给妈妈喂
水。“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爸爸不能干重活，只能
在外面拾垃圾捡破烂。爸爸也很辛苦。我希望———有
好心人……能帮帮我们。”小女孩喂完水，扶着妈妈
靠在了床边说：“阿叔，好了，就拍这么多吧！”

我没有停下，将镜头再一次定格在母女俩脸上：
这是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岁月给她们留下了深重的
记忆。我要让小女孩不再遗憾，让她永远记得曾经这

么近距离地和妈妈一起
坐在床头。
第二天一早我到县

里把照片打印了出来，当
我把照片交到小女孩手
中时，女孩激动得满脸泪
花：“阿叔，是不是带上这
些照片我就可以去城里
向别人求捐了。那样我妈
妈的病就有钱治了。”

我浑身一颤，泪水
汹涌。我明白了孩子的
用意。

关心驾驶员
华 明

! ! ! !我们小区里的老周!

是位最近退休的模范交

警!他今年春节期间!为小

区居民做了一件小事!那

就是分别找开车的驾驶员

作了一次交谈"

由于我也是司机!便首先获益" 原

来!老周到我家来拜年时!就对我微微

一笑#$小华!你开车几年了% &我回答#

'我驾龄已 !年了" &老周呵呵笑

道#'那好!是老驾驶员了" 我看

你平时进出小区车速慢!停车也

做到与人方便!这很好" 但是!我

好几次听到你在小区内开车猛

按喇叭!那好像不大好吧% &

我被老周一提醒!搔搔头皮不好意

思地说#'我今后一定注意" &

'喇叭要视情况而按! 但在小区内

还是少按好"还有!在马路

上也不要猛按一通" &

我后来随老周去了几

个开车人的家! 我这才知

道!老周虽然退休了!但他

心中的交警情结仍在"他对小区内每个司

机都了如指掌!谁违规停车!谁乱按喇叭!

谁是新手!谁进小区速度快!谁平时喜欢

喝酒((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春节期

间! 他一一走访开车者的行为!让

小区居民跷起了大拇指"

开车!在今天已司空见惯" 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选择了买车! 学会了开车"

但是!有了车子不等于会开车!老周有的

放矢给开车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大家来关心驾驶员!希望在单位与小区

都蔚然成风!也让司机们自觉开好文明车"

许传福
今岁运筹已在胸

（成语）
昨日谜面：脱靶
（三字交通新词）
谜底：打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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